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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要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受到汪曾祺等人文化风俗类小说

的影响，也受到《百年孤独》等拉美文学的启发。寻根文学是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再

思考。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棋王》，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现代的阐

释，使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以阿城的《棋王》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在继承、反思和挖

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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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在 198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冲击。1984 年，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青年作家相聚

于西湖湖畔，展开了关于“新时期文学如何突破原有小说艺术规范”的讨论。[1]此次研讨会

后，韩少功发表题为《文学的根》的文章，标志着寻根文学作为一股自觉的文学潮流正式出

现。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棋王》所体现的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从书中主人公王一生的处事风格、精神风貌、人生态度中不难发现儒道文化的缩影，小说本

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以《棋王》为例，对寻根文学的生成及文化意蕴进行深入

挖掘，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继承、反思与重塑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一、中外文学交汇中的寻根文学

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文学作品、文艺思潮的传入，冲击并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作

家的小说创作。传统小说叙事手法在与国外文艺创作技巧的融合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汪曾祺、

贾平凹等人聚焦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书写的模式，在与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

孤独》的碰撞中促发了中国文坛的独特景象——寻根文学。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

试图借鉴《百年孤独》的写作方法，将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的情感记忆、民族的艺术技巧

融入小说创作中，巧妙地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2]阿城的《棋王》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产生的优秀作品。

（一）《百年孤独》与对民族传统的追寻

《百年孤独》所描写的拉丁美洲小镇马孔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居民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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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称为“失忆症”的传染性疾病，他们会忘记物品的用途，只能靠标签进行标记。这暗示

了资本主义掠夺所造成的民族传统语言及传统文化的丢失的惨剧。马尔克斯本人则试图通过

文学作品的书写，反思和探讨民族文化在外来压力中如何持存和现代转换的问题。

马孔多隐没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中，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居民保守、落后的生活

状况，这也暗示着历史上的拉丁美洲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一直处在“孤独”的生存环境中。

《百年孤独》通过一个家庭的兴衰以小见大，实质为哥伦比亚近百年来的历史缩影，多层次、

多角度地描绘出哥伦比亚的传统文化风俗。[3]受马尔克斯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坛

的一批作家将一些想象的情节与自己所熟知的乡土世界相结合，进行文学创作。他们立足于

中国传统的宗教、礼法，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激发一种对文化的哲理性反思。这是一种

对生存的反思和拷问，能引起全世界读者的共情。尽管语言、文化不同，但美好真挚的情感

是人类所共有的。作家们需要将外来新思潮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这样才

能创作出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作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重视高于文学的文化，因为

文学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的根。

（二）“回忆”小说与对传统的重新展示

1980 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发表于《北方文学》。这篇小说并没有曲折的情

节结构，而是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化语言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天真纯洁的朦胧爱情，其

中不乏对地方景物、文化的细致描写。汪曾祺以自己幼时在家乡寺庙的游玩经历为蓝本，反

映了旧社会时期江南水乡独特的风土人情。在此之后，汪曾祺陆续发表了《大淖记事》、《异

秉》等短篇小说，他以家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为小说素材，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经典佳篇。

汪曾祺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

说是回忆。”[4]他不局限于自然风景、地理环境等“物”一类的回忆，而是将人们的生活习

惯、道德观念一并纳入回忆之中，这与后来的寻根文学有着某种相似。当然，无论是汪曾祺

还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沈从文，在对乡土人情的呈现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个人选择性。以韩

少功、阿城等人所创作的寻根文学则与时代风貌相关，是群体性的创作风格。[5]以《文化制

约着人类》、《文学的根》等文章为代表，寻根文学形成了文学创作理论，而非一种个体化

的文学创作实践。另外，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们更为深刻、广泛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探讨，其

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再建构。

当然，汪曾祺对寻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的小说创作为寻根文学提供了最初的

灵感与方向。他提倡文学创作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观念，在阿城的《文化制约着

人类》一文中获得回响并深深地影响着阿城等寻根文学作家的创作。[6]

（三）寻根文学：新时代的自我探寻

汹涌而至的国外文学作品不仅影响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作家的创作，还冲击和影响着

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看待传统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寻根文学，在呈现传统文化的同时，

对其进行了反思和重释。它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承袭，而是发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



之间的联系，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再建构，使之与时代的发展更相适应。寻根文学要解决的

核心问题是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代化思潮中确认自己

的文化价值取向。[7]

寻根文学最早的提出源于“寻根派”的几位作家先后于 1985 年发表的创作谈，他们将

关注点集中于高于文学的文化，提倡以文化的开掘为文学创作的基础。尽管阿城的《棋王》

发表于 1984 年，是事后才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文本，但它已具有成熟的寻根文学作品应有

的特征。可以说寻根文学与《棋王》相辅相成。寻根文学使《棋王》具备了重要的文学史意

义，《棋王》为寻根文学指明了创作方向：寻民族文化之根，寻个性创作之根。

二、“吃”与“棋”：《棋王》的文化意蕴

《棋王》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肯定。小说中的主人公王一生不是一个模式

化的刻板人物，他最看重的两件事：“吃”与“棋”表现出了某种“寻根”意涵。王一生注

重养生、知足常乐，这体现出鲜明的道家文化色彩。同时他积极进取，注重仁义，又有儒家

文化的影子。王一生将儒道文化融汇贯通，在享受现实生活的同时又有极高的精神追求。这

是王一生形象的复杂性，也是面对人生苦难的一种独道智慧。

（一）“吃客”王一生：民族性格的延续

作为农耕民族，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食物的珍惜。秋天的收获来之不易，即使一

粒米，也需要绝佳的自然条件与辛苦劳作的天作之合。王一生极为看重“吃”，却并不“馋”，

没有对山珍海味的贪婪追求。小说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王一生的吃相进行了生动详实

的描写，他吃饭的速度不仅极快，而且总是用力咀嚼，脸上青筋突起。他偶尔会停下来，用

食指将嘴边或下巴的饭粒油水全部抹进嘴里。即使是饭粒掉在衣服上或是地上也不罢休，一

定要将其找到然后用手指一按，放入嘴中。饭菜全部吃完后，他还要将两只筷子上的油水吮

吸干净，把饭盒中装满水，将最上层的油花全部吸入嘴中，最后再小口小口地呷，仿佛安全

到达了彼岸，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8]18-19此类景象可以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予以

考量，这般知足的品性极具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经历过劳动的父辈、祖辈

都有同样的行为模式。珍惜粮食、知足常乐，王一生对“吃”的执着夸张化地体现出一种民

族性格。他吃而不馋，也正是道家文化注重养生、知足常乐的体现。

（二）“棋王”王一生：传统文化的融汇

儒道文化对王一生战胜群雄、成为一代“棋王”产生了重要影响。“捡烂纸的老头”曾

向王一生传授下棋的秘诀，其实质为“造势”的学问，也有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无为而无

不为的技巧。[8]21这其中蕴含着鲜明的道家文化特征，王一生从中汲取的并不只是“棋道”，

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当个人命运受到时局影响时，他没有满腹牢骚，而是顺应自然，

呈现出一种超然物外、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正如庄子钓于濮水，拒绝出相，王一生也拒绝

了一代名师的收徒之意。可见他并非为名为利，而是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准则。儒家文化中的

“仁”与“孝”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王一生对待朋友与对手都极尽仁义，甚至能在夺



冠之局答应老者的和棋之请。而对于母亲他也极尽孝道，“像性命一样存着”母亲留下的无

字棋，与脚卵用父亲留下的乌木棋追名逐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王一生棋艺的日益精

进也体现出儒家的坚定与执着。

“棋王”的称号在小说中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战无不胜的棋场经历只是一项基本条件，

极高的精神境界才使“棋王”最终加冕。正如《礼记·大学》中将“修身”放在君子人格的

第一位，在“修身”之上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书中对王一生的许多棋局战绩一笔

代过，唯独详写了他与脚卵以及他与九位象棋高手“车轮大战”的两场棋局。王一生战胜脚

卵蕴含着作者的一种精神认同：这两人象征着对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首先，脚卵的

口头禅“蛮好蛮好”和他“把两手虚放在胸前，微微向前倾一下身子”[8]25的仪态都给人一

种类似孔乙己的迂腐感，王一生却很少在仪态上给人这样的感觉。其次，两人各有一副来自

父母的棋。王一生将母亲留下的无字棋像性命一样存着，时刻带在身上作为精神信念。脚卵

却为了升官调动将父亲留下的古董乌木棋赠与县委书记。可见脚卵只空得传统文化的一副皮

囊，却忽略了其内在的思想品性。在“车轮大战”中，王一生的精神境界被进一步拔高。通

过王一生同意老者和棋，作者进一步说明“棋王”不能仅凭战绩来衡量，他的心中要能容得

下茫茫宇宙，汲取古今文化之精华，而不局限于眼前的功名利禄。

（三）“吃”与“棋”之下的民族性坚守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对于车站的描写：杂乱不堪的车站中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全部

都在说话。车站中有一条临时被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但谁也不去在意，他们只关心将要面

临的离别。[8]15而王一生却能在这样杂乱的环境中安定下来，和平常一样不断地找人下棋，

这是沉溺于痛苦之中的人们不能做到的。王一生对“吃”和“棋”的热爱是他消解痛苦、超

越时代最好的作证。[9]

《棋王》寻的是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它能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传统文化中能增

强人内心精神力量的一部分。[10]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文

化的“根”，而传统文化也培育了人们勤劳知足、善良仁义的民族性格。在“乱花渐欲迷人

眼”，各种新思潮涌动的八十年代，坚守民族之“根”其实是一种自我认识的确立。

三、传统与现代转换中的寻根文学价值探讨

《棋王》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曾振南的《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

说〈棋王〉》、王蒙的《且说<棋王>》等文章，都表达了对《棋王》的高度赞扬。[11]苏丁、

仲呈祥二人在 1985 年发表的《<棋王>与道家美学》一文中，对棋王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渊源

关系予以考察，称赞其“浸透了民族哲学与美学意识”[12]。即使在今天，关于阿城《棋王》

的讨论依旧层出不穷。这些探讨总是聚焦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现代转化的命题。

《棋王》发表之后的第二年，阿城又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两个中篇小说。与《棋

王》相似但又有些不同，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树王》描写

了一群知青到农场砍树的故事，其中“树王”具有两层指向：一是指砍树技艺精湛、磨刀很



有一套的老军人肖疙瘩；二是指农场中一棵根茎藤曼无数的古树。最终“树王”砍到了树王，

引发了一系列悲惨的结果，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根”的原本意义便是指树

木的根系，《树王》中的千年古树也象征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孩子王》则以知识分子

王福到农场教书的故事为线索，探讨了在特殊年代人们对于汉字的态度。这些作品呈现出一

种新的文化形式。

阿城的“三王”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着坚守的生活信念：王一生执着于象棋、肖疙

瘩守护大树、王福信任并热爱汉字。[13]这些信念的源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阿城的贡献便在

于为新时代中感到迷茫、困顿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当然，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再思考是多样的。除了《棋王》等对传统文化心理予以肯

定的作品外，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代表的部分作品则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爸爸

爸》以鸡头寨的兴衰变迁为线索，展现出一种封建闭塞、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原始文化形

态。而王安忆于 198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则体现出对儒家仁义精神的追寻与对传

统文化的思考。[14]“寻根派”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颇具个性的文学作品，展现出自己对传统

文化的再思考，这本质上是一种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创作模式。

在寻根文学的拉动之下，许多作家回归民族本位，从故乡风土取材，创作出一大批优秀

的文学作品。例如莫言凭借在农村长时间的生活经历，源源不断地进行写作，在文学史上留

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作品。他们在生活中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却又不局限于此，使艺术高

于生活。带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写作模

式对于传承民族记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

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产生的文学原因离不开汪曾祺等人文化风俗类小

说作品的影响和《百年孤独》的传入所带来的启发。寻根文学追寻的首先是民族文化之根，

倡导的就是将文学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

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与再建构，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文

化形式，这是文学作品应当具备的一种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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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Qi Wang
XU Xinyu, ZHANG Chenghua

(School of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trend in the 1980s, root-seeking literatur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ly custom novels of Wang Zengqi and others, and also inspired b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such a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is a rethink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s a masterpiece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Qi Wang not only
affirm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interprets it in a modern way simultaneously, so as to
adap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Ah Cheng's Qi Wang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inheriting, reflecting and
exca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root-seeking literature; form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Qi Wang


